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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梦应该是从上初中的时候开始萌发
的，那个时候好学上进，天真烂漫，总觉得上完初中
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学习也特别努力，憧憬着有一天走进风光无
限的大学校园，学习更多的知识，将来走出校门报
效祖国，实现人生理想。

1973年初中毕业后，在全县中考中，我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当时县里最好的中学——大盂中学，
在高中期间，照样是勤奋刻苦地学习，准备高中毕
业后考大学。1975 年 7 月高中毕业后，我返乡务
农。在那段苦其心志、磨炼筋骨的日子里，大学梦
仍不时在脑海闪现，在广阔天地里苦战了两年后，
终于盼来了 1977 年恢复高考。虽然时值深秋，这
一喜讯恰似一声春雷响彻中华大地，给几百万怀
揣大学梦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我自然成为其中
一员，经过报名、短暂备考，走进了改变命运的考
场。由于荒废了两年学业，生怕考大学无望，于是
自降标准报了中技志愿，经过一条龙考试，终于有
幸考入太原铁路机械学校，虽然没有上成大学，但
总是前途有了亮色。1980年毕业后分配到铁路系
统工作，成了一名铁路工人，但大学梦仍留存在心
里。

1981年，《山西青年》杂志社创办刊授大学的消
息，给社会转型期渴望得到知识的人带来希望，又
一次点燃了我心中的理想之火，这在当时是轰动全
国的重大新闻，它给无数有志青年带来了希望。当
时全国有 50多万人报名，我也和这些人一样，投入
到求学的洪流之中，立马报名参加了刊授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4年间，我克服在太原、榆次
间不停地跑通勤带来的影响，一边工作一边刻苦学
习。我坚持到最后，终于捧到刊授大学本科结业证
书，这本沉甸甸的证书成为我在大学追梦路上艰辛
奋斗的真实写照。

1988年，我一边工作一边又报考了设在太原铁
路分局党校的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的经济管理大专
班学习，三年后修业期满，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
1995年 8月，我又报名参加了设在山西省委党校的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本科班学习，同样是三
年后修业期满，获得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至此，终
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伴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人生阅历的不断增
长，我工作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在平凡的
岗位上为企业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也实现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1986年秋，我被安排到岢岚县委老干部局工作。报到当天，满
怀喜悦的我被李局长狠狠地“打了一针”。

他说：“咱们这个单位虽小，却责任重大，全县的‘宝贝疙瘩’都
在咱的关护之中，容不得一丝懈怠马虎。加入到老干部工作的群
体，就必须做到用心用情，要把责任扛在肩上、爱心献在路上，具体
工作要多向同事们学习。”劈头盖脸的一席叮嘱，说得我云里雾里
顿时摸不准了方向。

旁边的师弟段平看出了我的窘样，悄悄地告诉我：“局长说的
宝贝，就是 280多位离休老干部，咱辛苦点搞好服务就行了。”不就
是个服务吗？无非是辛苦点而已！嘴上没说，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因此，也就没咋当回事儿。

国庆节一过，天气渐凉，局里开始为老干部配运冬季取暖用
煤，师哥王二早出晚归，每天回来往椅子上一坐就想打盹儿。有一
天，我关心地劝他累了就早点回家，这样休息可不好。他说：“哪能
呢？一会儿还要加油、检车，不能回家的。”我又问：“是每天出车太
早，累成这样？”他回答：“去煤矿晚了抢不到好煤，对不起老干部，
必须早走；煤拉到村子里，他们子女经常不在身边，帮忙的邻里也
一时到不了，所以我就成了专职装卸工，说不累那是骗人了！”哦，
原来是这样，我方才悟懂了李局长对待老干部工作要“用心用情”
的含义。

上世纪 80年代，入冬前家家户户都要储备些土豆、白菜，为住
在县城及附近的老干部运输分配冬菜，也是服务老干部的重要内
容之一。每逢菜车回来，都是全员行动，枣栓和两位张姐负责卸
车、过磅、分发，其余人为行动不便或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同志搬运、
送菜上门。我是新成员第一次参与，把菜送到老干部院子里，就认
为完成任务了转身要走，却见潘荣、立新两个后生麻溜地打开菜
窖，逐项安置好后，才挥手道别。当时的那份感动、那份自责至今

花生可生吃，可榨油，叶和皮可以
晒干后粉碎当饲料，所以在老家每年
每户都要种上一些花生，而收花生也
是我们小孩子最愿意干的。

收花生不用去得太早，太早了叶
子上有露水，等我们睡够了，帮父母拉
上架子车，放上四齿钢叉、铁锨和口袋
等，就出发了。花生地离河不远，那是
沙土地，最适合种花生。一路上我们
说说笑笑，无比轻松。

到了自家地头，花生秧绿油油的，
扒开秧子，花生根部的沙土地已炸裂
开许多裂缝，不用说，下面结的花生肯
定不少。父亲用钢叉轻轻一翻，再抓
着花生秧轻轻一提，一嘟噜花生就从
地里被提溜了出来，白花花的。父亲

再左右抖擞几下，沙土就全都落了下
来，花生看起来更白净、更闪亮了，像
一个个小小的汉白玉。父亲摘下两个
花生后，把花生秧递给我们，让我们轮
流尝尝鲜。我剥开花生，把饱满结实
的花生放进嘴里一嚼，顿时满嘴生津，
脆香可口。

开始大规模收花生了。父亲和哥
哥在前面剜，姐姐和我在后面把花生
秧抱到母亲跟前，母亲在地里铺块布，
把架子车上竹编的围栏拿下来在布上
围成一个圆圈，坐在小凳子上抓着花
生秧在边沿上甩，花生就像雨点一样
落进了圈里。我们各有分工，团结协
作，看到圈里的花生越来越多，全家人
都无比高兴，觉得再累也值得。

最有趣的是剜到田鼠窝。看到有
几棵花生结得少了，父亲和哥哥就在
附近找。“在这里！”哥哥眼尖，看到田
鼠窝惊叫一声，我和姐姐跑过去，果然
看到花生秧下隐藏着的一个乒乓球大
小的圆洞。父亲和哥哥用铁锨顺着田
鼠洞剜。田鼠洞是拐着弯的，剜起来
并不容易，但剜到半米深处，就会找到
田鼠的仓库。田鼠很聪明，它把偷来
的各种粮食分类储存，这边是花生，那
边是高粱，还有玉米、谷子等。找到了
田鼠窝，我们等于发了一笔小财。母
亲听到我们说挖到粮食了，就拿着口
袋过来，父亲帮着把田鼠的不义之财
装进口袋，我们把它提到架子车上，全
家人更高兴了。

前几天翻衣柜时，一件红色背心从我眼前闪
过，我从众多衣物中抽出这件背心。背心背部用
白线缝成大号“6”字，前左胸部缝着小号“6”字。
回想起来，这件背心是 1956 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
穿过的。至今已有 67 年了，颜色依然鲜红、质料
厚实。

1953年，我入学三完小（新道街小学）即现在的
省实验小学。那时学校的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六年
级分别组成“雷鸣”和“闪电”两个篮球队，在体育老
师刘宗信的组织下，每周五下午举行篮球比赛。我
们观看得如痴如狂，不停地为队员们的精彩动作鼓
掌、喝彩。

我也很喜欢打篮球，每天在学校里拿着皮球当

篮球玩。一天，五年级曹明同学找到我和五六个喜
欢打篮球的同学，说：“咱们也成立一个篮球队吧。”
能成为一个篮球队的队员是大家早已盼望的心愿，
曹明提议，取名“红 6队”，即每个队员穿一件标有 6
号的红色背心。我背心上的号码就是母亲用针线
缝上去的。

于是，每天下午课后，“红 6队”的队员们就在学
校篮球场上进行传球、投篮球等对抗训练。

6 年前，我在西华门偶然遇到曹明，谈到当年
“红 6队”时，不禁哑然失笑，一个球队的队员，怎么
能都是 6号队员呢？但起步 6号队员的我，在中学
校队、大学联队，以及工作后单位组织的篮球队中，
我一直是队中的 6号。

菊花品种极多，据说春、夏、秋、冬都有花开。但幼时，
家乡人栽植的，好像只有秋天开花的一种，乡民们统称为

“九月菊”。所谓“九月菊”，意即到农历的九月才开花。唐
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曾写过一首霸气无比的诗《咏

菊》。其开头两句即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可
见，在黄巢所处的年代，菊花也是九月才开的。

由于农历和公历的差异，我国的十一国庆节，每年对应的农历日期
有八月十几、二十几的，也有九月初几的。而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我的
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菊花在国庆期间一般是开不了的。
1964年，我在太原十五中读高中。那时的秋季开学时间为 9月 1日。记

得开学刚三两天，教务处朱老师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管护教学楼门厅内
毛主席像前的十几盆菊花。她交给我一把喷壶和一支温度计，嘱咐我每日早晚两

次调制 30~35摄氏度的温水喷淋菊花枝叶。目的呢，是促使其提前到国庆节前开放。当年，我
住校，许是老师们觉着我这个农村来的学生还靠得住，才把这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我。而我
接到这样的任务，也是既兴奋，又忐忑。在那二十多天里，我一丝不苟，一天两次勾兑温水，按
时对菊花一盆盆喷淋。而那些菊花也听话，在国庆前夕纷纷开放，比正常开花大约提前了一
个星期。我这个浇花使者，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夸赞。

郝妙海

杨晋龙6号队员

我的大学梦 郭润生

养好菊花迎国庆

难忘，顿时就明白了“用心用情”服务老干部，不是一人一时的热
情，而是全局成员深深铭铸于内心的责任担当。

其实，还有两件事对我教育更深刻，甚至是颠覆了认知。
一是 1986年的冬天，雪下得又勤、又多，眼看就是年关了，雪根

本就没有停的意思，而一年一度集中慰问全体老干部的工作不容
搁置，李局下了铁令：全体出动，分组分片，大车小车一起上路，必
须在春节前把党的关怀、政府的温暖送到老干部家庭里、心坎上！

我和袁大姐一组承担西山片区。头一天就备足汽油，按份领
好慰问品。出发时天刚麻麻亮，往常拥堵的运煤专线上只有几道
稀疏的车辙，西北风呼啸着从所有能进入的缝隙中挤入，我俩的呵
气瞬时就在玻璃上凝成冰花。我认真观察路况谨慎驾驶、她不断
地擦除雾气，艰难地龟速前行。

我们一天走了三个乡六七个村，慰问十几位老同志之余，聆听
了他们的传奇经历，接受了耳目一新的教育，深受感染。

夜幕降临，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返程。雪花就又开始飘洒，路
上面的车辙没有了，路中间的坑洼铺平了，山体与公路的界线模糊
了，一旦侧滑后果难以想象。一路上，我们的眼睛真是瞪成了灯
泡，这样走走停停、进进退退，午夜时分终于过了岸门大桥，看到火
车站的灯光，袁大姐再也憋不住了，把早上的饭菜、中午的干粮全
部吐了个干净，原来她一路上晕车却紧张得没顾上难受、没顾得上
吐。

另一回是 1987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接到电话告急，说住在李家
沟乡的一位老干部突发疾病，需要接到县城救治。我和副局长乃
成迅捷开车北上。接上病人即刻返程，哪知道这夏日天就如小孩
脸说变就变，刚刚走过的黄土道突然间就被暴雨浇成了稀泥潭，车
子行走如滑冰一样难控，随时有掉入山沟的风险；部分路面仿佛让
猫抓了一般伤痕累累，且有多处路面被冲断。无奈的是这个土山
上找粒石子都难，哪有东西填沟？情急之下我们徒手扒了些坡上
的草皮树枝，用脚踹倒塄坎，艰难地“溜”到山下。手上的皮磨破出
血，小腿、脚后跟也很疼，但是老同志得救了我们则心安。

回首人生路，在老干部局工作、与老同志结缘，是我生命中、工
作中最重要的一站，我挖到了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端
端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第一桶金。

快乐收花生 寇俊杰


